
讀內地報章一則
有關香港特區政府宴
客開支的報道，盛讚
管理適宜，每年編制
預算，嚴格執行，按
賓客等級設最高消費
，例如分每位三百五
十元、四百五十元等，另外宴請賓客名
單，作陪人員，都交代清楚，故能防止
巧立名目，隨便用公費大吃大喝。文章
還舉了一個例子，有內地警務人員往香
港與港方警務人員開會交流，午飯只是
每人一碟咖喱飯，查查菜牌，每碟只是
四十元。

報道文章可能對香港特區一般公私
機構的宴客管理文化有點誤解，這裡不
妨澄清一下。

我對特區政府的宴客管理不熟悉，就
私人機構來說，公務請客與同事吃飯聚會
習慣分得清清楚楚。一般公司都另設預算
，給公司各部門組織節日聯歡慶祝餐會，如聖誕節
、年尾聚餐等，都與宴客分開。很少人會以宴客為
名大吃大喝。有客人來訪，午飯時間，請客人共膳
自不能免，很多人午飯習慣吃得簡單健康點，少肉
多菜。至於警隊食堂的咖喱餐，則是獨有傳統。因
為港英時期時，警隊有一定數量的印、巴籍人員，
需要另外為他們烹調食物，久而久之，遂發展出獨
特咖喱菜式，成為內部美食。

你是一位作家，很幸運，有一家
出版社出版了你寫的一本書。但這家
出版社，像其他大多數出版社一樣，
沒有為你的書做廣告，也沒有新書發
佈會。因為這都要花錢，花的錢可能
比書的印刷費更多，划不來。而新書
發布會可能沒有人到，尤其是記者。

於是你的書在一些書店的 「豬肉枱」（把書平放展示
的桌子）上稍一露面便靠邊站了。它不一定站在跟人的視
線齊平的地方，可能放得很高很高，也可能放得很低很低
，就靠那窄窄的書脊告訴人你的存在。

某年某月某日有一個肯看書的人來到這家書店，上萬
的書站在那裡。他對你寫的書所屬類別有興趣，站在陳列
這類書的書架前，讓他選擇的有 「後宮佳麗三千人」，有
的書名比你吸引，有的作者比你出名，有的價錢比你合理
。他居然把你的書從架上抽了出來，如你在旁可能緊張得
心跳。他翻開來看了，久久不放回去，唔，有希望了！可
是他正在想：我可以向圖書館借嗎？我可以向朋友借嗎？
我有時間看嗎？我要等減價才買嗎？

要等他否定了所有不買的理由，你的書才有機會被他
拿去收銀處結賬。

瞧，想人家買一本你寫的書有多難！因此，如果你的
書能賣過萬冊，你是多麼值得自豪！

今夜的飯局前幾小時，有朋
友來短訊：楚兄由美國回港，應
可出席。多好。今天有好友共聚
，又有說不盡的話了。

其實，人生走到此刻，三四
十年的朋友，還要說什麼話了，

不說什麼也該明白，我們該是彼此肚裡的蛔蟲！但偏
偏我最蠢，永遠問得最多，而且要事事求證，座中諸
友或舉一反三，或盡在不言中，但我卻常常如墮五里
霧中，非有人為我 「畫公仔畫出腸」不可。

也因此，一些學院中的同事，他們的學術論文，
我也是看不明白，似乎學術論文必須有另外的一套語
言，要說得不明不白──至少要隱晦一點似的。見得
楚兄，我一發問題，其他人即時笑我愚蠢，此時楚兄
也不便為我解題了，似乎是暗示：再自己想想吧，你
會明白的。今天人情世事，都該自尋答案，勿靠他人
的答案，也許他們的道理在於此吧。

楚兄論中美兩國，專欄中偶有智慧的觀察，前幾
天他說：美國今天要少一點放縱、多一點節制；而中
國需要少一點控制、多一點自由。這是中美的挑戰。

民主精神與共和精神，前者是美國，後者是中國
，兩國今天之差異，可謂具代表性。楚兄之文，常常
叫人深思，讀書看報，不就是為了自己的解惑，豈有
他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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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性
子
急
，
在
外
旅
途
中

不
免
會
遇
到
些
不
如
意
或
不
滿

的
事
，
難
免
與
人
口
角
。
也
常

見
到
不
少
人
由
口
角
發
展
到
爭

吵
甚
至
大
打
出
手
。

某
日
從
廣
州
坐
巴
士
回
港

，
因
班
車
臨
時
延
誤
，
被
轉
介

到
不
遠
的
另
一
車
站
，
上
了
另

一
班
車
。
旁
邊
的
乘
客
是
個
和

我
歲
數
差
不
多
的
男
子
，
和
善

、
友
好
、
安
靜
。
開
始
我
們
只

就
巴
士
服
務
交
換
了
兩
句
意
見

，
然
後
各
自
打
了
一
通
電
話
。

我
留
意
到
他
的
普
通
話
很
地
道

，
就
客
氣
地
稱
讚
了
一
句
，
於

是
有
了
第
二
輪
意
見
交
流
。
他

在
我
所
打
的
電
話
裡
知
道
了

我
妹
妹
和
他
是
中
學
校
友
，
便

就
這
所
廣
東
名
校
談
到
了
﹁文

革
﹂
時
期
的
老
三
屆
以
及
過
往

經
歷
。
這
一
說
竟
扯
出
一
長
串

共
同
認
識
的
人
和
知
道
的
事
，
越
說
關
係
越

近
。
我
們
在
內
地
上
班
的
機
構
是
鄰
居
，
來

香
港
後
是
十
年
的
街
坊
。
天
下
事
真
巧
，
就

這
麼
調
了
一
下
車
，
竟
遇
到
了
一
個
和
你
人

生
軌
跡
曾
很
接
近
的
陌
生
人
。
任
何
一
個
人

，
其
實
談
開
談
深
了
都
可
能
和
你
有
某
種
共

同
點
，
有
的
可
能
是
你
朋
友
的
朋
友
、
親
戚

的
親
戚
，
甚
至
和
你
多
少
年
前
同
一
家
族
。

這
不
奇
怪
，
就
像
有
些
資
料
說
，
考
證

結
果
表
明
，
奧
巴
馬
和
小
布
什
雖
是
政
敵
，

但
六
百
年
前
同
一
個
祖
宗
；
演
《
加
勒
比
海

海
盜
》
的
美
國
著
名
影
星
尊
尼
‧
特
普
和
英

國
女
王
六
百
年
前
也
是
一
家
。

所
以
，
不
要
跟
陌

生
人
吵
架
。
我
給
出
的

可
笑
理
由
是
，
他
可
能

是
你
熟
人
的
熟
人
，
朋

友
的
朋
友
，
親
戚
的
親

戚
，
甚
至
我
們
可
能
擁

有
共
同
的
祖
爺
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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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
上
到
辦
公
室
先
喝
一
杯
咖
啡
，
已
經
是

每
天
要
做
的
事
。
熱
咖
啡
進
入
口
中
，
似
乎
才

有
幹
活
的
意
識
，
那
是
訊
號
，
是
提
醒
。

大
概
我
只
是
需
要
這
樣
的
提
醒
，
所
以
飲

咖
啡
完
全
不
講
究
。
以
前
上
班
，
看
到
同
事
私

家
蒸
餾
咖
啡
，
確
實
很
香
，
撲
鼻
的
香
，
但
是

聞
了
就
好
，
也
沒
有
慾
望
要
喝
，
更
加
沒
有
慾

望
要
自
己
弄
一
套
咖
啡
機
來
享
受
享
受
。

外
出
旅
行
，
有
兩
次
飲
咖
啡
的
經
驗
印
象

比
較
深
刻
。

一
次
是
在
土
耳
其
的
伊
斯
坦
堡
。
我
愛
極

了
這
個
城
市
，
好
美
，
很
有
味
道

。
我
們
上
街
去
亂
逛
。
突
然
覺
得

肚
子
很
餓
。
在
香
港
，
肚
子
餓
的

話
，
街
頭
街
尾
，
到
處
都
有
好
吃

的
。
在
那
裡
，
竟
然
找
不
到
一
家

吃
食
店
，
也
找
不
到
超
市
或
者
便

利
店
，
但
是
滿
街
都
是
咖
啡
小
館

。
只
好
進
咖
啡
店
。
天
啊
！
那
是

很
小
的
一
小
杯
咖
啡
，
大
概
只
有

一
小
口
。
黑
乎
乎
的
特
別
濃
。
咖

啡
店
裡
頭
，
又
不
像
香
港
，
有
各

式
蛋
糕
。
餓
昏
了
頭
，
不
管
三
七

二
十
一
，
把
那
杯
我
生
平
喝
過
的

最
苦
的
咖
啡
，
一
飲
而
盡
。

店
裡
的
一
個
老
女
人
，
一
搖

一
擺
走
過
來
，
指
着
咖
啡
杯
底
下
的
黑
渣
，
問

我
要
不
要
看
相
。
我
搖
頭
，
心
想
，
如
果
看
，

說
我
此
刻
餓
壞
了
，
就
特
別
準
啦
。

另
外
一
次
是
在
越
南
的
胡
志
明
市
，
舊
稱

西
貢
。
西
貢
曾
經
是
小
巴

黎
，
受
法
國
影
響
甚
深
。

大
街
上
，
咖
啡
店
林
立
。

那
次
叫
了
一
客
即
蒸
咖
啡

，
說
是
最
香
的
，
叫
貓
屎

咖
啡
。

人類學家早已發現，
每個文明之起源，皆有共
通之處，如殮葬、問卜之
風俗。距離希臘首都雅典
三小時車程的迪菲神廟，
雖然是廢墟遺址一個，但
對古希臘人而言，乃重要

聖地。二千五百年前，迪菲神廟被認為是世界
的中心。希臘神話裡的英雄好漢，每遇疑難，
如打仗無風戰艦開不動怎麼辦、尋找失蹤的妹
妹不知往哪個方向走、要找尋往地獄之門的路
徑、要求得打敗怪物的法寶等等，都要往迪菲
的太陽神廟問卜。

神廟裡有女祭師，喃喃自語道出神諭，再
由其他祭師解讀，神諭以詩的形式表達，通常
意思含糊，要自己參透，與中國傳統道教扶鸞
，何其相似。

古希臘與中國一樣，都是滿天神仙，沒有全能全知的神
。但最大的不同，是神仙的性格，古希臘的神，充滿人性，
很生活化，有愛有恨有妒嫉，不一定慈愛，有時很暴戾，愛
復仇，不若中國的神仙，個個仙風道骨，正氣凜然。如今，
迪菲神廟只剩廢墟亂石，但位處深山空谷之上，別有情調。
山坡上的圓形劇院，以山與天作背景；山頂上有一個全希臘
保存得最好的古代運動場，觀眾席石階猶在，二千五百年前
的短跑跑道上，滿是鬱鬱黃花，運動會四年一次，古希臘的
競技精神，在此承傳，發揚光大。和風之中，隱約傳來當年
運動場上的喝彩聲，還有女祭聲說出不解的神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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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
家
洛

迪迪
菲
神
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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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是
可
以
改
變
的
。
這
句
話
我
一
半
同
意
，
一
半
不

同
意
。
﹁本
性
難
移
﹂
是
中
國
人
的
千
年
智
慧
，
人
頂
多

改
於
一
時
，
困
難
過
去
，
又
故
態
復
萌
了
。
另
一
半
的
不

同
意
，
是
因
為
多
數
人
總
想
靠
己
力
去
改
變
別
人
，
這
是

個
根
本
性
錯
誤
。
人
絕
不
是
如
意
料
中
以
說
教
方
式
可
以

改
，
除
非
如
枝
葉
根
莖
長
期
埋
地
底
，
再
加
高
溫
高
壓
，

最
後
變
成
煤
礦
，
質
變
了
。
至
於
岩
漿
中
的
砂
子
，
經
過

更
長
期
、
更
高
溫
高
壓
，
最
後
成
了
鑽
石
。

所
以
人
是
可
變
的
，
但
要
有
某
些
特
定
環
境
持
續
薰

陶
。
可
惜
人
壽
有
限
，
變
化
也
有
限
。

廣
東
人
有
句
罵
人
話
：
﹁你
都
唔
化

嘅
！
﹂
這
個
﹁化
﹂
，
就
是
﹁變
化
﹂
。

人
老
了
，
是
應
該
成
熟
，
有
所
變
化
的
。

但
環
境
條
件
不
足
，
變
化
太
輕
微
，
無
法

察
覺
。
人
必
然
會
漸
化
，
連
身
體
都
會
有

日
力
不
從
心
，
思
想
怎
可
能
不
同
時
改
變

？
只
是
基
於
放
不
下
的
尊
嚴
，
極
力
掩
飾

而
已
。人

察
覺
不
出
我
的
變
化
，
但
自
己
不

可
能
不
知
道
。
三
十
年
前
對
事
物
的
反
應

，
那
套
價
值
觀
，
和
今
天
明
顯
有
了
分
別

。
將
心
比
心
，
既
然
我
的
思
想
能
日
漸
成

熟
，
別
人
何
嘗
不
然
？
所
以
不
要
對
人
太

存
希
望
，
也
不
要
對
人
失
望
。
不
存
希
望

就
不
會
有
所
要
求
，
有
要
求
就
會
有
挑
剔

，
只
會
壞
事
有
餘
。
至
於
不
失
望
，
是
因

相
信
明
天
他
可
能
會
改
變
，
不
爭
朝
夕
，

只
待
一
百
年
。
這
樣
一
放
鬆
，
對
自
己
好

，
對
別
人
也
好
。
聖
保
羅
說
過
，
愛
的
真

諦
就
是
四
個
凡
事
：
凡
事
包
容
，
凡
事
相

信
，
凡
事
盼
望
，
凡
事
忍
耐
。
不
是
凡
事

嘮
叨
，
而
是
凡
事
忍
耐
，
能
忍
耐
，
是
因
相
信
明
天
他
會

更
好
。存

着
這
樣
盼
望
，
才
會
願
意
愛
他
。
電
影
《
大
河
之

戀
》
裡
的
牧
師
父
親
在
酗
酒
好
賭

的
小
兒
子
被
人
打
死
後
，
講
了
一

篇
道
：
我
們
無
法
幫
助
親
人
，
即

使
幫
，
所
獻
出
的
部
分
，
也
往
往

不
是
對
方
所
需
的
。
但
是
，
我
們

仍
能
愛
，
完
完
全
全
地
愛
他
們
，

卻
不
需
要
完
全
地
了
解
他
們
。

阿 濃

想想人家買一本書有多難

葉特生
不不了解，仍然愛

王 渝
陳陳太太去看手相

舒 非
咖咖啡

黃子程
解解惑記

姍 而
不不要和陌生人吵架 關

平

管管
理
請
客
吃
飯

我
們
住
家
的
這
一
區
有
好
幾

位
從
事
算
命
的
工
作
，
不
知
是
否

和
多
民
族
聚
集
有
關
。
我
去
地
鐵

站
，
經
過
一
處
掛
了
﹁看
手
相
﹂

的
招
牌
，
挺
醒
目
。
但
是
我
從
來

沒
在
這
個
門
前
看
到
任
何
人
出
入

，
門
窗
也
總
是
掩
閉
，
令
我
十
分

好
奇
。最

近
報
上
刊
出
有
人
被
巫
師

騙
去
上
萬
元
的
消
息
，
成
了
朋
友

見
面
的
話
題
。
我
們
談
得
起
勁
之

際
，
發
現
陳
太
太
一
語
未
發
，
滿

臉
尷
尬
地
笑
着
。
她
說
：
﹁我
去

看
了
手
相
。
﹂
原
來
就
是
地
鐵
附

近
那
家
。
據
她
說
女
術
士
是
位
五

官
清
秀
的
中
年
女
子
，
自
稱
祖
上

是
麻
省
賽
勒
姆
鎮
的
巫
師
，
至
今

仍
有
親
戚
在
賽
勒
姆
鎮
執
業
，
都

是
有
執
照
的
巫
師
了
。

三
百
多
年
前
賽
勒
姆
鎮
處
死

女
巫
。
二
○
○
七
年
這
裡
卻
開
始

頒
發
巫
師
執
照
。

我
們
問
這
位
看
手
相
的
可
有
執
照
，
陳
太

太
說
忘
記
問
了
。
不
過
她
說
那
位
女
術
士
蠻
靈

。
陳
太
太
兒
子
是
學
電
腦
的
，
找
事
找
了
兩
個

多
月
沒
結
果
。
陳
太
太
着
急
去
請
教
術
士
，
詳

細
回
答
問
題
後
，
術
士
信
心
十
足
告
訴
她
：
不

久
就
會
有
好
消
息
。
果
然
，
三
四
個
星
期
後
她

兒
子
找
到
滿
意
的
工
作
。

陳
太
太
的
兒
子
，
不
是
找
不
到
工
作
，
是

他
挑
的
厲
害
。
我
也
早
就
勸
過
陳
太
太
不
必
擔

心
，
她
根
本
不
聽
。
還
好

女
術
士
只
收
了
她
三
十
五

元
，
大
概
是
希
望
她
多
介

紹
朋
友
去
。
陳
太
太
堅
持

說
，
當
是
三
十
五
元
買
了

個
安
心
，
很
值
得
。

責任編輯：李 淼小公園

C3 文化‧小公園
責任編輯：馮金泉 二〇一一年六月一日 星期三

蘇富比拍蘇富比拍2525幅幅􀎠􀎠梅雲堂梅雲堂􀎡􀎡藏品藏品

張大千《嘉耦圖》售1.9億
【本報訊】記者劉巧雄、實習記者唐競淳

、侯潤滋報道：由湖南省文化廳、香港大公報
和湖南日報報業集團聯合主辦的 「湖南省非物
質文化遺產宣傳評選」活動自啟動以來，受到
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和支持。經過讀者投票後
，來自全國的知名 「非遺」專家正對投票結果
進行最後的審核，十大最具魅力非物質文化遺
產項目、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十強縣（市）獎
等四大獎項將於六月十二日揭曉，並於同日舉
行頒獎晚會。

湖南省文化廳廳長周用金介紹，此活動自
去年年底啟動以來，引起了強烈反響，各地州
市文化部門積極響應。同時，恰逢《中華人民

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即將頒布實施，該活動也引起了
全國各大媒體的關注。

周用金表示，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主席馮驥才在湖南考
察時說，每一分鐘都有一種民間藝術在流失。作為一個歷史
悠久且多民族聚居的省份，湖南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源非常
豐富。這次活動旨在呼籲各界進一步加強保護和傳承非物質
文化遺產，弘揚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周用金又說，二零零九
年曲藝類唯一被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的代表性傳
承彭延坤老師所守望的長沙彈詞也漸漸衰微。目前，長沙彈
詞就只剩彭延坤一個人傳承。通過這次 「非遺」報道活動，
已有多家電視媒體、雜誌給彭老師上專題，目前已有曲藝愛
好者主動聯繫記者欲拜彭延坤為師，傳承長沙彈詞。

周用金表示，湖南省非物質文化遺產系列宣傳評選活動
是一種創新模式，積極調動了湖南文化工作者、搶救非遺專
家的積極性，引起了社會各界的非常重視，望創新模式能一
直延續下去。

今日文化節目精選
■糊塗戲班主辦之《靚太作死》，晚上八時三十分在香港文
化中心劇場演出。

■唐藝軒主辦之 「唐氏新編粵曲教唱示範」 活動，下午二時
在沙田大會堂舉行。

■匯基書院2011周年音樂會，晚上七時三十分在沙田大會
堂上演。

■ 「彼思動畫二十五年」 現在香港文化博物館展出，展期至
七月十一日。

■法國雕塑家Cyprien Chabert 的個展「Dogs Meow」現在
agnes b's LIBRAIRIE GALERIE展出，展期至八月二十日。

■ 「張洹：消失的氛圍」 展覽正於香港馬凌畫廊舉行至六月
三十日。

【本報訊】記者李夢報道：香港蘇富
比昨日舉行 「梅雲堂藏張大千畫」專場拍
賣。二十五件拍品均高出估價數倍拍出，
其中一幅創作於一九四七年的《嘉耦圖》
以 1.9 億元易手，刷新張大千畫作拍賣紀
錄。

該專場拍賣昨日中午在港麗酒店舉行
。二十五幅拍品由 「梅雲堂」收藏，包含
張大千在上世紀四十至六十年代的作品，
有工筆、寫意，也有潑墨潑彩，題材與風
格各異。

張大千一九五九年創作的《自畫像》
率先出場，經買家前後近二十次承價後以
高出估價兩倍的價格成交。其後亮相的
《美人障扇》則在快速承價後以高出估價
逾四倍的價格易手。當另一幅扇面《天竺
覆鬥牛》經十數次緩慢承價售出後，全場
估價最高的大幅作品《嘉耦圖》以1000萬
起拍。

該作品價格快速升至5500萬後，承價
經短暫停頓，及後繼續飆升至8500萬元。

此時拍場中電話買家和現場買家輪番競投
，場面激烈。當此幅寓意幸福吉祥的水墨
畫作以 1.9 億元高價被某電話買家投得時
，現場響起掌聲。該價格也創下張大千作
品拍賣新紀錄。

稍後出場的《杏花》和《海棠》均以
30萬元起拍，最終以高出估價三倍多的價
錢易手。其後的《冬菇》在現場買家和電
話買家相繼承價後，以高出估價四倍多的
722萬被某電話買家購得。

《宋人覓句圖》和《題箋圖》的拍賣
進程頗具戲劇性。前者以 300 萬起拍，當
緩慢承價至 550 萬時，一位現場買家突然
舉牌叫價1000萬。此後畫作價格一路漲至
2754萬成交。後者同樣以300萬起拍，僅
經歷一次承價後便被某買家直接拉升至
1600萬高位，該幅描繪美人端坐蕉葉前的
工筆作品最終以2306萬元售出。

二拍品競投具戲劇性二拍品競投具戲劇性
在《峨嵋積雪》以高出估價兩倍多的

價格拍出後，張大千兩幅創作於一九四九
年的扇面作品《江南山水》和《江上秋容
》均以高出估價三倍的 458 萬被現場編號
8184的藏家投得。畫家創作於一九六二年

的兩幅作品《松聲雷鳴》和《黃山奇松通
景》分別以高出估價三倍左右的 962 萬和
7010 萬被現場編號 8166 的賣家購得。二
連屏《黃山奇松通景》估價 2000 萬至
2500萬，為全場拍品中估價最高，最終成
交價位於《嘉耦圖》和《多子圖》之後，
以7010萬元成交，僅列第三。

與《嘉耦圖》同樣估價 1500 至 2000
萬的《多子圖》，經歷近三十五次緩慢承
價後，以7458萬元售出，為當場售價第二
高的作品。另一幅估價相同的作品《雲山
古寺》壓軸出場，拍賣進程亦出人意料。
某電話買家在兩次承價後便迅速叫出6000
萬高價。見現場無人承價，拍賣官落槌，
現場再度響起掌聲。

總成交價超過總成交價超過6.96.9億億
在潑墨潑彩金箋作品《讀書秋樹根》

以超出估價兩倍多的價格被先前競投《嘉
耦圖》失利的現場買家購得後，拍賣會收
槌。作品無一件流拍，全部以高出估價二
至十倍的價格成交，總成交價逾六億九千
萬。

「梅雲堂」由高嶺梅及詹雲白夫婦自
上世紀四十年代起精心搜藏，為迄今最完
整且質素最高的張大千畫作私人珍藏。藏
品不單記錄了張大千畫風流變，更見證畫
家與藏家四十餘年的友誼。香港蘇富比中
國書畫部主管張超群說，蘇富比有機會在
春、秋兩季常規拍賣之外呈現此系列首見
於拍場的藏品，感到榮幸。

湘
舉
辦

﹁
非
遺
﹂
評
選
活
動

▲

湘
西
州
龍
山
縣
土
家
族
竹
雕
傳
承
人
王
仕

輝
的
大
型
竹
雕
，
曾
在
深
圳
文
博
會
上
獲
得

多
個
獎
項

本
報
攝

▲

蘇
富
比
﹁梅
雲
堂
藏
張
大
千
畫
﹂
專
拍
現
場

本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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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耦圖》以1.9億元成交，刷新張
大千畫作拍賣記錄

▲香港蘇富比中國書畫部主管張超群
說，二十五幅作品均首現於拍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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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
大
千
一
九
四
八
年
作
品
《
多
子
圖
》
以
七
千
四
百
五
十
八
萬
元
成
交


